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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到了晚年，太不成话。

高高在上的是皇帝，压在下边的是老百姓，中间是官。皇帝

是天子，老天的儿子。他受命于天，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，用不

着对老百姓嘘寒问暖。皇帝有权向老百姓抽税，没有义务替老

百姓做事。官，夹在皇帝与老百姓中间，狐假虎威，用皇帝的名

义刮饱了回家乡买田，讨小老婆，或是搬到上海、天津、汉口、大

连等等地方的外国租界里住，在金迷纸醉的十里洋场之中鬼混

到死。

当官的也有好人，然而极少。多数的官，只知有皇帝而不知

有国家，更不知有人民。所谓皇帝，在这些官的心中目中，也不

过是一块木头做的“万岁牌子”而已。亲眼看见过皇帝的，只有

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、总督、巡抚，各级的大小太监，以及皇后、妃

子、宫女。逢年过节，各处地方的官率领属僚，向“万岁牌子”磕

头，跪下三次，每次磕三个头。这叫做三跪九叩首。

汉人当官的，对皇帝称臣；满人当官的，对皇帝自称“奴才”。

“臣”的字义，也是“奴才”，所以这两个名词并无分别，不过“臣”

字较为文雅而已。

老百姓在公堂见到官，必须下跪，自称“小的”或“小人”，称

官为“大人”。官可以随时随地，叫当差的把任何老百姓拖倒，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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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裤子，用板子或竹棍打屁股或脊背；也可以把老百姓抓进监

牢，随意关若干天，若干年，或是套上枷，扣起手铐，挂了脚镣，押

到十字街头，站囚笼；又可以把老百姓吊起来烧胳肢窝，或是放

在地上，用棍子夹腿，夹手。 清朝官的威权，不是今人所可

以想象得出来的。

老百姓的财产、自由、生命，都没有保障。每每“，无事家中

坐，祸从天上来”。你有钱，大官小官便要打你的主意。倘若有

人告你一状，那就更糟，不管你有罪无罪，当官的先把你抓去，打

你一顿，叫做“下马威”，打完了才许你讲话，讲得不中他的意，再

打。你肯送钱，那就又当别论。倘若你是原告，告别人欠你的

钱，也照样要跪在官的面前，准备挨打。官只要喊一声“，胡说，

打！”这时候，你便要后悔了，你便情愿一文债也不要，只求放你

回家了。

老百姓饱受教训，便流行了两句口语：

“八字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！”

如果你想反抗，那便是“造反”。造反的按例该“凌迟处死”，

那便是：把你身上的肉，一小块、一小块地割了下来。孙中山先

生几乎被清朝的驻英公使龚照瑗从伦敦秘密押解回国，受这样

的刑。先烈徐锡麟在安庆革命失败，便是受了这样的刑而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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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的威权，在清朝晚年，依然很大。但是官的威信，早就被

洋人扯得粉碎。因此，老百姓虽则怕官，却又十分看“官”不起。

革命之所以能有初步的成功，一半的原因在此。

笔者并无感激洋人之意。洋人挤进中国，把清朝纸老虎戳

了许多窟窿，是事实，我们不能不承认。洋人的代表在乾隆年间

及其以前，肯向清朝大皇帝磕头，到了道光以后便不再如此。而

且，一次一次地用大炮吓唬清朝的文武官吏，做到了喧宾夺主，

要什么便可以拿去什么的地步。

一些狡猾的老百姓，于是便利用洋招牌，自称“教民”，欺负

老实一些的老百姓。多数当官的不仅不敢主持公道，而且为了

怕得罪洋人，总是说这班“教民”有理。

偶尔，有一两个官不识时务，把太不讲理的教民关了，过不

了几天或几小时就会有洋人大踏步走进衙门来“保”。保的时

候，声色俱厉，动辄以“国际交涉”四字作为威胁。官在听到这四

个字以后，倘若仍不屈服，洋人就会去找他的“上峰”与上峰的上

峰，可能真的闹出一番国际交涉，于是中国又丧失一片领土、一

些主权、一大堆的银子。官呢，当然丢官，甚至丢脑袋。

在如此情形之下，能叫一般当官的不怕洋人么？

于是，官的架子在老百姓面前虽则依旧，在洋人面前却一点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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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也搭不起来。当官的，如果不愿意丢官，丢脑袋，就得逆来顺

受，在洋人面前丢脸。

官愈大，而所丢的脸愈大。最大的官，姓李名鸿章，官居大

学士、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。这一位姓李的，俯首贴耳，甘心在中

国人打赢了法国人以后，向法国人赔不是。他失掉自信心，不相

信自己能应付得了法国人以及其他各国的洋人，不相信中国能

抵抗得了法国或任何其他各国。他的做官的秘诀是：化大事为

小事，化小事为无事。

结果，他把清朝时代的中国，化大国为小国，化小国为无国。

如此惧怕洋人的官，不单是丢尽自己的脸，也丢尽中国的

脸。虽则仍有多数的老百姓继续惧怕这样的官，却免不了有少

数的老百姓因愤慨而发出大无畏的精神，为了国家，为了祖宗，

为了子孙，而开始不把这样的官看在眼里。

这时候，在广东一个年纪才有十八足岁的青年，姓孙名文，

字德明，号日新，下了决心，要打倒像李鸿章这样的官，革清朝的

命。他后来改号逸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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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人不怕清朝的政府，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却不敢

小看。在道光年间与咸丰年间，广东的老百姓曾经一再用事实

表现出不甘屈服的精神。到了中法战争期间，那纯粹由广西老

百姓组成的黑旗军又竟然击败法国正规军，而且斩杀了法军的

将领。于是，老百姓的自信心逐渐升高，虽有甲午年对日战争之

败，却依然升高到以为仅凭大刀长矛，便足以抵御洋枪洋炮，产

生了庚子年（ 年）以“扶清灭洋” 为宗旨的义和团。

义和团“灭洋”未成反而引进了八国联军。清朝的无能，在

八国联军炮火之下暴露无余。老百姓普遍地对清廷失望。这个

腐烂透了的朝廷，不再有多少人对它续存“扶”的想头。甚至李

鸿章在广州，虽则仍旧是清朝的大官，官居两广总督，也一度动

了脱离清朝而自创局面之念。满口“保皇”的康有为，也只是用

“保皇”二字作为政治活动的藉口而已，他的信徒唐才常实际上

在与革命党密切合作，企图用武力从清朝的手里夺取两湖。

年）的日俄之战甲辰乙巳两年（ ，又给清朝的威

信以狠狠的一击。两个外国，不得中国的同意，而作战于中国的

东北领土之上，以中国的东北的领土为争夺的目标。清朝瞪着

①当时义和团的口号有提“扶清灭洋”的，也有提“反清灭洋”“、扫清灭洋”的，

并不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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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睛，涎着脸，用阿 的口吻宣布“局外中立”。这不仅是自丧

清朝君臣的人格，也代丧全体中国人的国格，使得很多的同胞看

不起清朝，恨清朝，觉悟到非把清朝推翻，便没有方法把中国弄

好。保皇、君主立宪，这两个口号由于拖泥带水地受了清朝的

累，便成了落伍低调，敌不过革命主流了。

因此之故，老百姓不再怕官，逐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革命

党人的身上了。

恰好，这时候，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及若干先烈先进的不

断努力，不断奋斗，不断牺牲之下，已经发展成为壮大而坚实的

组织，获得丰富的宣传经验与行动经验，深入了各种社会团体，

各地的学校与军队，先声夺人，令清廷及其各地的封疆大吏一夕

数惊。

也是在这时候，所谓保皇党的分子也渐渐地强调立宪，而不

强调君主。他们并未因唐才常的“自立军”事件而受到太大的株

连。他们多数皆能在各省公开活动，喧嚷着“立宪”，“召开国

会”，甚至分批去到北京，作“聚众滋事”式的请愿。在外表上，他

们是反对革命的；在事实上，他们却做了帮助革命的事：相反相

成。等 月 日）年到革命党人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（

在武昌高举了义旗，这些“立宪派”也就由主张“君主立宪”而进

一步拥护“民主立宪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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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。

他不是神。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他是老百姓之中的一个。

他的先世，自从清兵入关以来，一直务农为业。因此，他既不是

贵族，也不是所谓“世家子弟”，只是一个善良的农夫之子而已。

他读了书，然而并未赶考，既非秀才，更不是举人。他到过外国，

却不是政府派遣的留学生。然而，他伟大。他的真诚，感召了成

千成万的爱国志士，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灵魂。他献身于革命，

始终如一，大公无私，百折不回。

因为真诚，他没有一刻懈怠；因为真诚，他没有一刻不焦思

苦虑，谋求革命的成功，因此而笃学精研于积极行动之中，获得

了高深的学问；这高深的学问综合了中外古今的知识，结晶为三

民主义，演绎为五权宪法、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，及知难行易的哲

学，民生中心的历史观。

中国没有他，未必没有一次革命，然而那革命未必能推翻清

朝，更未必能建立中华民国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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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中会成立以前，中国仅仅有过换朝代的革命组织。兴中

会成立以后，中国才开始有了不以换朝代为目的，而以“创建民

国”为目的的革命组织。

兴中会正式成立的日期，是清朝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，

年 月 日；地点，是檀香山一位姓何名宽的华侨的住

宅。

当天到会的，连同孙中山在内，共有二十五人。这二十五位

是：

孙中山、何宽、李昌、刘祥、程蔚南、邓荫南、郑金、黄亮、黄华

恢、钟木贤、许直臣、卓海、李禄、李多马、林鉴泉、郑照、刘寿、钟

宇、曹采、刘卓、宋居仁、陈南、夏百子、李杞、侯艾泉。

成立会的主席，是孙中山。他提出了章程九条。其中的第

一条，规定了“是会之设，专为振兴中华，维持国体起见。”其他的

各条，规定了入会的“会底”银元五元，义捐“惟力是视”；公举正

副主席各一人，正副文案各一人，管库一人，值理八人，差委二

人；每礼拜四集会一次；新会员须由旧会员一人引荐担保，方能

入会；议事以少数服从多数。

这章程及写在章程的前面的缘起，获得到会的人一致通过。

缘起，等于是成立宣言，比章程的第一条更为明确地说出兴中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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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革命宗旨。全文如下：

“中国积弱非一日矣！上则因循苟且，粉饰虚张；下则

蒙昧无知，鲜能远虑。近之辱国丧师，强藩压境，堂堂华夏，

不齿于邻邦，文物冠裳，被轻于异族。有志之士，能无抚膺？

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，数万里土地之饶，固可发奋为雄，无

敌于天下。乃以庸奴误国，荼毒苍生，一蹶不兴，如斯之极！

方今强邻环列，虎视鹰瞵，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，物产之

饶，蚕食鲸吞，已效尤于接踵；瓜分豆剖，实堪虑于目前。有

心人不禁大声疾呼，亟拯斯民于水火，欲扶大厦之将倾，用

特集会众以兴中，协贤豪而共济，抒此时艰，奠我中夏。仰

诸同志，盍自勉旃！”

到会的人于通过章程及缘起以后，公举刘祥为兴中会主席，

何宽为副主席。孙中山一生谦让为怀，在这兴中会的第一次选

举上，已经如此。刘祥是永和泰商号的经理，其后在革命的行动

上无甚表现。

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一任副主席何宽，是卑涉银行的华经理。

他对革命运动，比刘祥努力，会中的一切文件由他保管，其后他

也担任了《隆记报》的协理。

《隆记报》的所有人，是程蔚南。程也是一个商人。到了光

绪二十九年（ 年），这《隆记报》便成了孙中山用以对保皇党

开笔战的凭藉。

在所有最先加盟于兴中会的人之中，以邓荫南为最有表现。

他是一个农人，在檀香山开了一个农场与商店。首先，于兴中会

成立不久，他便卖了农场，把卖得的一万多元交给孙中山，随同

孙中山回国，开始行动。他实在是兴中会革命史上第一个真正

办到“毁家纾难”的先进。史坚如用炸弹炸两广总督衙门，有他

参加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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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直臣是一个教员，其后作了《隆记报》的主笔。林鉴泉是

《隆记报》的一个编辑。

宋居仁、陈南、夏百子、李杞、侯艾泉这五位都是工人。宋、

李、侯三人参加了乙 年）的广州之役；陈、夏二人参加未年（

了庚子年 年）的惠州之役。（

李昌、郑金、卓海都在檀香山的政府机关中担任通事（翻译

官）。他们的国际知识，在一般会员之上。李昌一度为梁启超所

误，加入了保皇会；其后恍然大悟，努力于再建檀香山兴中会的

工作。郑金有一张和孙中山同拍的照片，被清廷的领事发现，因

此而丢掉了在广东新安县的全部家产（被清吏查抄）。卓海的事

迹，待考。

郑照是郑金的弟弟，谙悉法律。他的职业，是帮助侨胞办理

入境手续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事。

其余，黄华恢、李多马、黄亮、钟木贤、李禄、刘寿、钟宇、曹

采、刘卓，都是商人。黄华恢是永和泰商号的司事，被选为兴中

会的第一任司库。其后与李多马，均和李昌一样，给保皇会出了

不少的力。觉悟以后，迁居到墨西哥；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，他

回国，在上海新新公司担任稽核。李多马登报退出保皇会，继续

为兴中会所领导的革命而工作。黄亮、钟木贤等人比较单纯。

其中，钟宇是香山县人，幼年在香港和孙中山同学，到檀香山办

木厂，发了财，和孙中山异地相逢，更为亲切。

除了上述的二十四位以外，其后陆续加入檀香山的兴中会

的，有姓名可考的，截至次年 月底为止，共为一百零一人。在

这些人之中，出力最多的是孙中山的胞兄孙德彰（眉）。

孙德彰贱卖了很多匹牛，每匹只作价六元七元银币，交给孙

中山。这些钱，加上邓荫南卖农场与商店的款子，与檀香山兴中

会的现款一百银币，汇票一千零四元银币（折合二千元港币）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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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带去香港，作合港币一万三千余元，由孙中山于 为第一次

起义的费用。

到达香港以后，孙中山约集陈少白、杨鹤龄、尢列、陆皓东、

郑士良、程奎光等人，合并了以杨衢云为首的“辅仁文社”，成立

了香港兴中会，以香港的会为总会，檀香山的会为支会。

总会的成立日期，据《国父全集》的年表，是乙未年正月二十

四日（ 年 月 日）。总会的办事处，设在香港中环士丹

顿街十三号，托名为经营贸易的“乾亨行”。

总会设总办、协办、管库、华文文案、洋文文案各一人“，董事

十人”，与檀香山支会的组织大同小异。“会底银”仍为每人五

元“，银会”的股票仍为每股十元，于开国之日按股发还本利共一

百元：这两点，均与檀香山一样。新会员入会，原定由一人引荐，

改为二人。各地必须有会员十五人以上，方能成立支会。每一

个地点，只能有一个支会。

总会章程前面的缘起，也和檀香山“规条”前面的缘起大致

相同。删去了“近之辱国丧师，强藩压境”；把“文物冠裳”改为

“济济衣冠”；把“能无抚膺”改为“能不痛心 把“乃以庸奴误国，

荼毒苍生，一蹶不兴，如斯之极”，改为“乃以政治不修，纲纪败

坏，朝廷则鬻爵卖官，公行贿赂，官府则剥民刮地，暴过虎狼，盗

贼横行，饥馑交集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呜呼惨矣！”在“欲扶大

厦之将倾”的一句之下，增加了“庶我子子孙孙，或免奴隶于他

族！”

会员入会的誓词，原为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国，创立合众政

府”，总会将“驱逐”二字改为“驱除”“，中国”二字改为“中华”。

总会成立之日，有没有选出全部的职员，待考。现存的史

料，仅仅说：孙中山担任在广州主持发难的事，杨衢云留在香港，

负责人员与饷械的筹划。孙中山到广州，设立了一个“农学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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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，作为机关，又在咸虾栏张公馆与双门

底圣教书楼后面的礼拜堂等处设立了几十个小机关。此后，陆

续在香港与广州加入兴中会的，迄于预定发难之日（阴历九月初

九），共有数百人之多。

到了阴历八月二十二日，总会的总办一职，因杨衢云志在必

得，孙中山为了避免内部分裂，自愿让杨衢云担任。大家决定

了，一俟起义成功，便由杨衢云以“总统”的名位主持革命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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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的远祖，依照邓慕韩先生的“孙中山先生传记”，是宋

神宗枢密院使孙允中，由南京迁居江西；依照罗香林先生的“国

父家世源流考”，是唐僖宗的承宣使孙誗，由河南陈留迁江西宁

都。孙誗的后代，据罗先生说，由江西宁都一迁至福建长汀，再

迁至广东紫金，三迁至广东增城，四迁至广东香山的涌口门村，

于乾隆年间五迁至香山的翠亨村。

孙中山的父亲，名观林，字达成，号道川，生于嘉庆十八年

年）， 年），是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卒于光绪十四年（

的一个自耕农，田产很少，曾经在澳门当了几年裁缝，兼业制革，

后来仍旧回翠亨村耕田、养猪。

孙中山的长兄德彰，比孙中山大十二岁。他生于咸丰四年

年），孙中山生于同治五年（ 年）。德彰与孙中山之

间，有过一位德祐，比德彰小三岁，但生下了不到六年便死了。

所以孙中山的同胞兄弟仅余二人。他们有三个姊妹：金星，妙

西，秋绮。金星比德彰小三岁，在四岁之时去世。妙西比德彰小

九岁，其后嫁给杨家。秋绮比孙中山小五岁，其后嫁给林家。

孙德彰在十八岁的时候，到檀香山做工。他向当地政府领

得了一片茂宜岛的荒地，从事开垦与畜牧，很成功，到了二十五

岁之时，已有上千的牛羊，回乡娶妻，带到茂宜岛去。孙中山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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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想和他一道走，达成公不准。次年，德彰写信来，要接双亲去

侍奉，达成公自己不愿意离乡远行，叫孙中山跟随杨太夫人同

去。

这时候，孙中山的年纪是十四岁，还不曾进过西式的学校，

但已经在私塾里念过了不少的古书。到了檀香山及茂宜岛以

后，德彰留他在所开的一间米店里帮忙了一个很短的时间，便送

他进了英国人办的意奥兰尼书院，念到十七岁，毕业。（杨太夫

人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，就回翠亨。）

意奥兰尼书院，相当于我们的中学。孙中山在夏季毕业以

后，于秋季升入美国人所办的奥阿厚书院，读了一年，在次年的

夏天德彰硬叫他回翠亨。原因是，德彰觉得孙中山有信仰基督

教的倾向，同时也怕孙中山“沾染西化过深”，希望他回国，多学

一点中国的学问。

于是孙中山回国，辍学了一学年，在十九岁的时候（

年）进了香港的拔萃书室。在拔萃书室读了半年，于次年阴历正

月转学皇仁书院，四月，回乡与夫人卢氏结婚；十月，再度赴檀香

山，转茂宜岛。

孙中山在茂宜岛，住到光绪十二年（ 年）的春天回国。

回国的原因是，德彰只想叫他在店里当伙计，而无意于让他升

学。

回国以后，他进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，同

时从陈仲尧先生补修中国的经史。次年，光绪十三年（

年），转学于香港西医书院，读到 月年 日，以第一名毕

业。不久，又考得香港政府的内科外科兼妇产科的行医执照。

这香港西医书院，是今天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前身。当时

的教务长是康德黎。

孙中山肄业于西医书院以后，到澳门开设了一个“中西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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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”在澳门大街，其后迁移到草堆街，在这中西药局里悬壶应诊。

由于医术高明，来局求诊的人极多，一年之间他所收到的诊费，

超过了一万元。

这一万余元，孙中山都用在革命上。

孙中山的革命思想，是慢慢地形成的。幼年，他在私塾里读

中国古书，便已倾慕汤武。十一岁的时候，他遇到一位太平天国

的老兵，对他讲清兵入关以后的残暴行为与洪秀全的轶事，给了

他很深刻的印象。在檀香山意奥兰尼书院的几年，他吸收了关

于西洋文明各国的知识，也亲眼看见了檀香山政府的种种设施，

与清朝的种种腐败恰好成为对比。第一次回国以后，在皇仁书

院读书之时，正当中法战争以后，清廷不惜割地求和，使得他不

再对清廷抱任何期望，而决心从事革命。他自己在“孙文学说”

的“有志竟成”一章里说“，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，始决倾覆清

廷，创建民国之志。”

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，结识了一位洪门中人郑士良。郑

士良是归善（惠阳）县淡水墟人，也在博济医院读书，和孙中山相

交莫逆，成为知己。孙中山虽则此时未入洪门，却从郑士良的口

中得闻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。

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，又结交了同学新会县人陈少白与

香山县的同乡、算学馆的学生杨鹤龄。这两人，虽非洪门中人，

却均是爱国忧时之士。杨鹤龄家颇富有，有一座“杨耀记商号”

在歌赋街。孙中山常和陈少白到杨耀记商号找杨鹤龄高谈革

命。有一天，尢烈也走了进来。尢列是顺德县人。与孙中山同

年生。他早年加入洪门，畅游过华北华中，曾经在广州于一个场

合中遇见孙中山，成了朋友。

孙、陈、杨、尢四人，被杨耀记商号的伙计们称为“四大寇”：

“四个大造反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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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“，四大寇”联袂共游广州，在三元宫会商革命大计，

被三元宫的一位老道人听到。老道人告诉他们，倘若真想推翻

清朝，必须联络“会党”；跟着，便把各地会党的地址向他们说了

出来。原来这老道人姓郑名安，正是会党中人，当过林则徐的

“师爷，（，秘书）。

孙中山到了在西医书院毕业，实际革命工作才开始。孙中

山之所以学医，本是为了“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”。因此，毕业以

后，他便在澳门设了中西药局，作为他接触社会、物色英豪的机

关。（凡是贫穷的病人，不仅不收诊费，而且免费送药。送药的

钱，是从澳门的一家专以中医中药施诊的镜湖医院筹来的：由镜

湖医院借给孙中山两千银圆，借期五年，月息一分，即以月息由

孙代购西药，在中西药局施诊。）

几个月以后，澳门政府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行医执照，

勒令他停业。孙中山于是结束了中西药局，于次年春天到广州，

另设一个东西药局（在冼基），仍旧对贫穷的病人送诊送药。

杨鹤龄留在香港；尢烈回了顺德，在顺德开了“兴利蚕子公

司”作为“入世之媒”。陈少白随孙中山到了广州。杨、尤二人常

来广州，共商进行。郑士良不曾在广州博济医院继续读完，就回

了惠州，联络会党，这时候他常来广州，与“四大寇”见面。此外，

还有几位同志：孙中山的小同乡、总角之交陆皓东，陆在上海念

过书，当过电报生；水师军官、香山人程奎光；归善（惠阳）人，在

某一个学校担任教员的魏友琴。

他们谈秘密话的地点，通常是广雅书院的抗风轩，有时候也

在郊外或河南岛的古庙。

他们是否已有具体的组织？待考。胡汉民先生与邹鲁先生

均说：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之时（ 年），便已组织了兴中会。

陈少白先生却在写给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信里说，“壬（辰）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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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巳）两年，并无开会立党之事。”两说如何取舍，将来有更多的史

料出现之时，或可帮我们作一决定。

就现在的史料情形而论，似乎兴中会的成立是在甲午年

年）冬天，孙中山到了檀香山之时。

月，孙中山到了天津，托人向李鸿章递了一年 个万

言书，没有得到反应。和他同去的是陆皓东。此行的真正目的，

月，中是为了观察清廷的虚实。万言书只是一种掩饰。 日战

争爆发 月，孙中山启程赴檀香山； 月 日，在檀香山成立；

兴中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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